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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敬老卡初试敬老卡，，逆水雄心在逆水雄心在

范大鹏范大鹏

《《徽乡听雨凉徽乡听雨凉》》

遇见最好的自己遇见最好的自己
赵自力赵自力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另一个
自己。并且这个念头一直萦绕着我的脑海，一刻也
未曾消失。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潜力巨大的，我们所
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
的树叶”，他强调的是“凡物莫不相异”的观点。我
更推崇“世界上有极为相似的他”，我们相似到足以
相同。我们有相同的性格，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外
貌，甚至相同的爱情和三观。这个人，就是我要寻
找的另一个自己。

有时想想看，也挺有意思。拿我说吧，我在一
座小城上班，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而世界
上还有另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也同我一样在一座小
城上班，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我们都不认识对
方，连对方在哪儿姓名是什么都无从知道。但我们
就是这样神同步，用同一个频率去阐述生活的意
义，去怒放自己的生命，去绚丽人生轨迹。而我们
都确定一件事，那就是有一天，我们一定能相逢，遇
到世上另一个自己。

所以，有时当自己变得消极时，告诉自己一定
要学会改变，因为还有另一个自己。苏童说过，“一
个人幸运的前提，其实是他有能力改变自己”。从
消极到积极，从慵懒到勤奋，从自卑到自信……让
自己懂得更多，让自己变得更美好，更积极，这样生
活和工作就变得更有意义。

当然，我们要学会爱自己，让自己足够幸福。
不让自己的荣誉毁掉，不让负面情绪沾染，每天都
保持干净而高贵的灵魂。尽力做一个更有教养的
人，让别人感觉舒服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和社会
的人。

当我们每天都在进步，都在改变时，也许有一
天，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我们遇到的，一定是最好
的自己。

过去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距办敬老卡那一天还有一段
距离。说心里话，我并不期盼手持敬老卡，等人给自己让座
儿，但这一天还是猝不及防地到来了。岁月是一条永不停
息的大河，我也只能随波而去。当我在农商银行办完了有
关手续，顺利地从窗口里取出属于我的那张乘车敬老卡时，
望着手里这张与身份证一样大小的卡片，先是像获得一笔
意外之财，但很快涌上心头来的是一种忧患，这张崭新的敬
老卡已经无情地通知我，自己已经进入老年人的行列了。

从办了卡那天起从办了卡那天起，，好奇心驱使我迫切地想使用一下好奇心驱使我迫切地想使用一下
这张新卡这张新卡，，体验一下和往日乘公交的感觉有什么不同体验一下和往日乘公交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这一早我从大屯南搭这一早我从大屯南搭 124124 路电车去趟西四路电车去趟西四，，因为是始发因为是始发
站站，，车上才三五个人车上才三五个人，，我最后一个上车我最后一个上车，，小心翼翼地从上小心翼翼地从上
衣口袋里取出那张还没用过的敬老卡衣口袋里取出那张还没用过的敬老卡，，像是要验证真伪像是要验证真伪
似的似的。。手里的卡缓慢地贴近刷卡器手里的卡缓慢地贴近刷卡器，，突然突然，，清脆的一声清脆的一声

““敬老卡敬老卡””响起响起，，我简直怀疑那声音是不是从我手里的卡我简直怀疑那声音是不是从我手里的卡
发出来的发出来的。。我下意识地又重新刷了一次卡我下意识地又重新刷了一次卡，，刷卡器里却刷卡器里却
没有了反应没有了反应。。我这才反应过来我这才反应过来，，乘车卡是上下车各刷一乘车卡是上下车各刷一
次次。。我把卡装回口袋我把卡装回口袋，，在车厢中部那一溜单排座椅找了在车厢中部那一溜单排座椅找了
一个座位坐下来一个座位坐下来。。按照有些乘车人的习惯按照有些乘车人的习惯，，从始发站上从始发站上
车车，，一般总会往车后面找座一般总会往车后面找座，，如此既安静又又方便还可以如此既安静又又方便还可以
避免让座避免让座。。而我却不然而我却不然，，近些年来乘公交每次要找中间近些年来乘公交每次要找中间
的位置坐的位置坐，，为的是方便给人让座儿为的是方便给人让座儿。。

说来有趣说来有趣，，从五十几岁开始从五十几岁开始，，每次乘公交看见车上有每次乘公交看见车上有
空座位我才上空座位我才上，，若见车上人稍多若见车上人稍多，，我宁可等候下一辆车我宁可等候下一辆车。。
其实我并不怕车上拥挤其实我并不怕车上拥挤，，而是怕有人给我让座而是怕有人给我让座。。老伴儿老伴儿
常说我过于矫情常说我过于矫情，，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称呼，，都这把年纪都这把年纪
了了，，别人爱叫啥叫去别人爱叫啥叫去，，只要给你让座儿只要给你让座儿，，叫爷爷都成叫爷爷都成。。再再
者说者说，，头发都快掉光啦头发都快掉光啦，，别人给你让个座儿也很正常啊别人给你让个座儿也很正常啊。。
我从小引以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头好头发我从小引以自豪的就是拥有一头好头发，，不料三十几岁不料三十几岁
时我竟然像父亲一样开始脱发时我竟然像父亲一样开始脱发，，到了五十多岁到了五十多岁，，头顶掉光头顶掉光

不说不说，，四周稀疏的毛发也跟着逐渐变白四周稀疏的毛发也跟着逐渐变白。。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年来，，谢谢
顶带给我苦恼和困惑顶带给我苦恼和困惑，，心里总有一种未老先衰的挫败心里总有一种未老先衰的挫败
感感。。好在命运还算公允好在命运还算公允，，从二十岁直到六十来岁从二十岁直到六十来岁，，我的体我的体
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过了六十我还到健身房里去撸铁过了六十我还到健身房里去撸铁
呢呢。。我常感不解我常感不解，，让座的人只看到我稀疏的头顶让座的人只看到我稀疏的头顶，，为什么为什么
对我健壮的体魄视而不见呢对我健壮的体魄视而不见呢？？为了避免别人给我让座为了避免别人给我让座，，
我常采取了主动我常采取了主动““出击出击””的办法的办法，，慢慢地也不再纠结于别慢慢地也不再纠结于别
人给我让座的那种尴尬了人给我让座的那种尴尬了。。

124124路电车徐徐开出了站路电车徐徐开出了站，，向前快速行驶起来向前快速行驶起来。。我从我从
口袋里又取出那张敬老卡仔细端详了一番口袋里又取出那张敬老卡仔细端详了一番，，感觉这张卡感觉这张卡
片是片是““浓缩浓缩””了了““老老””的概念的概念，，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八十甚至九十岁
都是都是““老老”，”，毕竟我才六十多一点毕竟我才六十多一点，，用眼下的说法用眼下的说法，，才刚刚才刚刚
进入中老年的行列进入中老年的行列，，再者说再者说，，以我的身体条件和精神状以我的身体条件和精神状
态态，，完全属于中年人嘛完全属于中年人嘛！！

车行驶到第五站车行驶到第五站，，那那““敬老卡敬老卡””的声音在车厢里连连的声音在车厢里连连
响起响起。。我把一位看上去年近八十的老者连扶带搀让到我我把一位看上去年近八十的老者连扶带搀让到我
的座位上的座位上。。一番致谢客气后一番致谢客气后，，老兄说自己曾经当过兵老兄说自己曾经当过兵，，报报
的是仪仗队的是仪仗队，，结果因为身高和其它条件不符结果因为身高和其它条件不符，，最后当了炮最后当了炮
兵兵。。他还说若以我的条件进仪仗队绝对没问题……一路他还说若以我的条件进仪仗队绝对没问题……一路
上上，，老兄侃侃而谈老兄侃侃而谈，，我几乎插不上话我几乎插不上话，，只有听的份儿只有听的份儿。。

不知不觉中不知不觉中，，车到了终点站车到了终点站———西四路口东—西四路口东。。车上车上
已经没几个人了已经没几个人了。。我把那位老兄先让下车我把那位老兄先让下车，，然后从上衣然后从上衣
口袋里掏出了那张敬老卡口袋里掏出了那张敬老卡，，连手带卡都贴在刷卡器上连手带卡都贴在刷卡器上，，一一
声清晰的声清晰的““敬老卡敬老卡”，”，三个音的确是从我这张卡里面传出三个音的确是从我这张卡里面传出
来的来的。。我满意地收回了卡我满意地收回了卡，，一时兴起一时兴起，，对着下面的站台倒对着下面的站台倒
退了一步退了一步，，然后迈右腿猛地向前腾空跃起然后迈右腿猛地向前腾空跃起，，身体在空中划身体在空中划
了半个圆弧了半个圆弧，，双脚稳稳落在地面双脚稳稳落在地面。。刚下车那位老兄转过刚下车那位老兄转过
身来冲我喊道身来冲我喊道，，哎哟喂兄弟哎哟喂兄弟，，您搁这儿搞表演呢您搁这儿搞表演呢，，我在车我在车
上说什么来着上说什么来着，，您不是一般人您不是一般人，，这岁数还有这功夫这岁数还有这功夫，，真棒真棒！！
我讪讪地笑了我讪讪地笑了。。但其实但其实，，这话我爱听这话我爱听！！

京西京西““合力之门合力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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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南一个名叫阳产的山乡里，我曾遇过一场
雨。

侧耳细听，雨声淅淅地漫出，点点滴滴，落在暮
春的徽州大地上，溅起了一曲婉转缠绵的琵琶语。
轻缓的音符在那些长巷短巷里四散荡开，和着青瓦
之上的滴答声，无有尽意。

或有几点飞翠落红，怀着各自湿漉漉的心事，
在阶下凝成闲淡的模样。或有草木山石，被春雨滋
养，长了性情，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装饰了别人的
梦。而从山的那头，飞鸟穿过烟岚，逐云而来，歇在
一扇窗边安静地听雨，听着听着，便也忘却了流年。

天幕低垂，含着水汽的浅灰在这个皖南的山村
里晕染开来，朦胧可见影影绰绰的房舍人家，皆有
能入诗入画的风情，虽清寒而不寂寞。

那是谁家的院墙，雨雾背后层层叠叠的黄土
色，犹如一阕古旧的戏文。墙内那些曾被精心演绎
的故事，在重重复复的晨耕暮归中安然落定。老先
生从戏文里颤颤颠颠地推门而出，簌簌雨声，倒有
种不辨岁月的静谧。

老先生撑着一把墨蓝色的布伞，沿着青石铺就
的蜿蜒小路，缓缓地，走进雨的深处。缓缓地，走过
那些鳞次栉比的土楼群，如同走过山寨百年的沧
桑，斑驳的墙影成了水墨浸染的黑白影像里那一页
记忆，记忆若有声，必定像雨声那般细腻，还会略带
些许闲愁。

雨水一绺绺地从先生的伞上流泻下来，悄然淌
进四周的泥土里，濡湿处，一株不知名的小草默默
地抬起了头，尽情吮吸着氤氲在空气中的津润，滋
长出一丝妙不可言的清新气息。谁说老寨已老，这
匆匆路过的一记韶光，恰恰便是新生的活力，涤荡
经世的尘埃，重塑出寨子的青春。

先生要去哪里？潇潇雨意，最好不过是去老友
家摆一盘棋局罢？黑白云子，或交错，或互融，你来
我往，如同窗外微雨交织出平平仄仄的韵律，在棋
盘上沉醉不知归路。

那天，屋子里的一盘棋，下了好久，好久……
云深日长，时光便这样慢了下来。

卢静云卢静云


